兄弟
张宏生此刻心急如焚，不光他，急救室里进进出出的护士也是满脸焦灼：“伤者是Rh阴性AB型血，我们医院的血库里没有，市血站也没有，几个相同血型的志愿者有的离得太远，有的联系不上……”
这可怎么办？伤者李学文是他建筑工地上的匠人，今天上午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，紧急送过来后，医生说内脏受伤，需要马上手术，谁知道他竟然是这么个稀缺的血型。张宏生此刻的感觉真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工地上出现安全事故是一个原因，更主要的是他不希望李学文有意外。那真是个好匠人，干活又好又利索，人也老实憨厚，不计较不惹事，标准的好员工，不管出于老板的身份还是同事的立场，他都盼望他好好的。之前和医生说过了，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救人。可现在，没有血液怎么做手术？
正在这时，一个护士走到他面前，“快，病人醒了，说找你有事。”一把将张宏生拖了进去。
李学文脸色苍白，看到张宏生，却努力挤出一个微笑，这个笑让张宏生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“老李，你放心，医生说做了手术就没事了。”张宏生安慰着他。李学文说：“我听医生说了，没血。”他喘息了一下：“你打这个电话，让他来，就有了。”他仿佛拼尽了全身的力气，说出一个电话号码后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
张宏生还想再问什么，被医生赶了出去：“没看到病人又休克了？快去打电话！”
张宏生只好满头雾水地出来了，电话的主人是谁？他真的有李学文需要的血液？自己这么没头没尾地打过电话去，会不会被人当成骗子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总算一线生机，他忐忑不安地按下了拨出键。
电话很快被接了起来，接电话的人仿佛有预感般，声音竟也有些焦灼，并没有将张宏生当成骗子，问清缘由和医院后，说了句：“我半小时内就到。”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张宏生有些迷茫地晃了晃头，电话里的人尽管语气温和，却仿佛有种说不出的威严，让他无端地觉得来头很大。可据他所知，李学文来自偏远的农村，一个老实巴交的进城务工人员能认识什么来头很大的人啊？他决定去医院门口等着，尽量节省时间。
到医院门口站了五六分钟的样子，就见一辆出租车停下来，一个身材消瘦戴眼镜的中年人边下车边打电话，而张宏生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，他慌忙迎过去。
两人一边往急救室走，张宏生一边把李学文受伤的经过和伤势详细说了一遍，他发现，那个中年人的眼圈有些泛红，他还发现，那个中年人似乎有点面熟。“你是老李的什么人？”他问，中年人说：“我是他弟弟。”张宏生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看着面熟呢，不过李学文平时都胡子拉碴，这人又带着眼镜，不说还真没觉得他们像；他又有些惊讶，原来李学文的弟弟就在这个城市啊，他们来这个城市已经几个月了，居然没听他说到过。
说话间，两人已经来到急救室，主治医生一抬头，看到中年人，竟有些张口结舌，“李，李区长，您……”中年人一抬手制止了他：“我现在只是病人家属。情况怎样？”医生有些结巴：“手术，手术顺利的话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……”被称为李区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：“我和他的血型是一样的。”
手术室里在紧张地忙碌着，手术室外张宏生满脑子浆糊，区长？平时蔫儿吧唧只知道干活的李学文有个当区长的弟弟？这太不符合逻辑了，只要区长一句话，随便哪个单位不能给哥哥安排个清闲的肥差呀，为什么要在这又累又危险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呢？他敲敲自己的脑袋，怨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可他们建筑队是流动的，之前不在这个区里做工程，不认识区长也难免，可区长的哥哥在自己的工地上出事了，区长怪罪下来，那可怎么办？自己这个小包工头可担当不起。正这么胡思乱想着，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抬头一看，是李区长。
“李区长，不好意思，老李他，我们，”张宏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李区长说：“别有心理负担，我之前听我哥说起过你，说你是个好老板，关心下属，安全工作一直做得也不错，跟着你干，放心。他虽然是我哥，更是你的员工，按照你们的规定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
他的脸色有点发白，应该是抽了不少血。张宏生不由冒出一句：“李区长，您是老李的亲弟弟？”李区长笑了：“我们是双胞胎，他叫学文，我叫学武，小时候，我调皮摔伤，他给我输过血。”隔着眼镜，张宏生都能看到区长的眼里有泪光。“可是，”张宏生想问可是你都没给他安排个好工作。仿佛猜到了他想说的话，李区长说“你的工地有你们的规矩，我也有我的规矩，我的纪律，我是领导，更得带头。”
说到这儿，手术室的指示灯灭了，手术结束了。两人迎了过去，医生满脸疲惫，脸上却有笑意：“手术很成功。”两人齐齐松了口气。
正在这时，李区长的电话响了，他接听后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然后，又从兜里拿出另一个手机，听语气，应该是打给自己妻子的：“大哥受伤在中心医院，已经做完手术，你先来照顾下。先不要告诉娘和大嫂，免得她们担心。”张宏生认出，这部电话，就是李区长下车时拿的。看来，区长把家事和公事区分得很清楚。
张宏生把李区长送到医院门口，看到他拦下一辆出租车走了。坐出租车的区长，真不多见，张宏生边念叨着，边回到医院。
李学文还在观察室，护士冲张宏生笑了笑。张宏生仿佛找到知音般：“你说，区长的哥哥在工地上打工，这算不算奇事？”护士抿嘴一笑：“对我们李区长来说，真不算奇事。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区长，心里装的都是咱老百姓。”张宏生叹口气：“李学文这口风还真严，我们在一起也六七年了，从没听他说过有个当官的弟弟。”护士说：“我们李区长也很低调，平时很少在电视上露面，前几天他刚来医院里慰问，所以我们才一眼认出他了。”
李学文终于平安度过观察期，转到了病房里，张宏生长长出了口气。他看着李学文，忽然有点不会说话了：“老李，不，李大哥，您感觉咋样？”李文学说：“张老板，你可别这样，我还是老李，和以前一样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也不想惊动他，更不想让你知道。我弟弟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我这当哥哥的，可不能给他丢脸。你说是不是？”张宏生看着他，摇摇头：“不是我说你，老李，只要李区长旁敲侧击一句话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李学文说：“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心安理得，多好。”旁边李区长的妻子接了句：“不光大哥，我们全家人，没有一个能沾到他这个区长大人的光。”她笑笑：“这么多年，我们都习惯了。”李学文对张宏生说：“张老板，我兄弟的事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省得大家不自在。”“噢，好，好。”张宏生答应着。
晚上探视的时候，李区长又来了。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握着哥哥的手，两人亲密交谈着，偶尔发出轻轻的笑声。张宏生远远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浮起一句话：“手足情深。”这种深情，比那种世俗的攀附和依存要高尚许多，也牢固许多。
